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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回  嗟余聽鼓應官去

　　這的確是個難題，「喜愛」兩字已難定義，更何況法蘭德司兼任裁判，只要他不同意，他就贏了。　　衣紅說：「什麼時候開

始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驚異地問：「妳還有贏的機會嗎？」

　　「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贏你。」

　　「那奇怪了，賭博不為輸贏，還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　　「我是應你的要求，作一場公平的賭賽。」

　　「妳明知這場比賽不公平！」

　　「公平不公平，在於規則的執行。雖然我不贊成，但是規則就是規則。」

　　「妳知道我的規則吧？」

　　「我知道，要贏你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　　「那不是開玩笑嗎？」

　　「不！我的目的是要你心服口服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更不懂了，說：「那不是更難嗎？」

　　衣紅點頭道：「沒錯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不服我，那是正常的。」

　　這下法蘭德司懂了，這些毛頭小子想要降伏他！哼！輸給電腦那是不得已，要「贏」得心服口服，天下沒有這種事！

　　法蘭德司主意打定，便說：「現在是十六點三十五分。開始！」這次電腦不再刁難，「開始」一詞脫口而出。

　　衣紅非常清楚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要知道問題的根源。一般人看到雜草便除草，看到害蟲便殺蟲，往往連問題是什麼都不知

道，就依一己的成見大動干戈。往往把事情弄得錯綜複雜，難以為繼。

　　今天的問題在哪裡呢？是法蘭德司難捨既得的利益，要他放棄就是問題。然而這個問題只是表面現象，他為什麼想保有這些既

得利益？以當今的時代特質來看，他所有的寶藏，都可以在虛擬實境中自我滿足，甚至猶有過之。

　　因此，問題不在這些寶物本身的價值與欣賞，而是所有權的佔有。這是個心理問題，所有權代表了他過去光榮的記憶。他戀戀

不捨的，一定是過去各種光輝的虛榮。

　　這些虛榮也不難由幻境中獲得滿足，但是他是個賭徒，賭徒的特性不在於勝利成果的享受，而在於得失時那一剎的感受。

　　賭徒的故事太多了，據說在巴西里亞－－巴西的首都，有一個銀行大亨的獨子，他嗜賭如命，曾在一個晚上輸了十萬張股票。

老子一氣之下，把他趕出家門，他居然在自家門口絕食了半個月。老子以為兒子洗心革面了，便原諒他，只是再也不讓他接觸股

票。

　　不料賭徒就是賭徒，骨頭上已經烙了火印。這次他把家中土地權狀偷出去，又輸了。老子氣得不得了，專機把他送到一千公里

以外的地方，再也不願見到他。沒想到他沿途乞討，又回家了。房子已經贖回來，兒子又在家門口絕食了一個月。

　　這次兒子發了狠誓，並住院治療多時，最後由心理醫師具結，認定他的「嗜賭情結」已經化除，並且建議讓他結婚，做個正常

人。一個石油界鉅子的千金入了家門，賭徒這才發覺人生樂趣無窮。如此這般，一家人過了一年多幸福美滿的日子。

　　有一天，夫妻突然大打出手，真相才被揭穿。原來那位千金也是個賭徒，兩個人一起賭，賭得天昏地暗。到後來能掏的都掏空

了，偷得到的也都偷光了，兩人已經沒有籌碼，最後只好相互以對方的肉體作賭注。

　　丈夫輸了，妻子陪客；妻子輸了，丈夫上陣。不幸丈夫的行情低，反而使得妻子的信用破產，千金當然不滿。

　　這件事鬧開以後，變成社會新聞，兩家不勝其擾，便懸賞百萬美金，給任何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人。

　　當然其間的過程一定精采非凡，但是傳言太多，不知道該相信哪個版本。總之，最後的結局卻非常無聊，由於這是件真實故

事，要是在巴西里亞向人問起，總會有人反問：「嗄！你問這件事呀？可是，你問的是誰呢？」

　　「我問的是那兩個賭徒呀！」

　　「兩個賭徒？世人誰又不是呢？」

　　原來，領得賞金的是一位非洲巫師，他採用兩百萬年前最有效的方法，將兩人剁成肉泥，曬成肉灰，灑在巴西里亞的大地上。

　　果然，這家人的問題解決了，但是巴西人卻對那位巫師恨之入骨。因為巴西里亞這地方專出政客，而政客都被這種「賭毒」污

染了，開始拿國家資源、人民福祉作賭注。

　　賭徒能戴上桂冠，必非泛泛。蓋輸贏只是賭餌，上鉤的魚不論大小，仍舊是餌。所以，人只要好賭，那便是八期肺結核、九期

癌症、十期愛滋，不可救藥了。

　　衣紅還是小姑娘的時候，同學間盛行看Ａ片。有個同學用電子書在網上下載了一本《色狼心理》，大家傳閱得津津有味。

　　由於每個人立場不同，字裡行間所見也大異其趣。衣紅看了以後，對「色狼」一直抱著厭惡的心理。書中有一句話說：「男性

是狩獵者，都有暴力傾向，他們追逐獵物，到手便吃得精光。女性是被獵者，生具懷疑的本能，採取若即若離、莫得莫失的手段。

而暴力與懷疑是賭性的一體兩面，所以人性本就帶有賭性。千萬注意，賭注與賠率成反比！成功的女性不可為男性捕獲，因為在男

人的賭性中，是得到的不香，香的得不到；可得的無趣，難得的寶貴；沒有希望才是希望！」

　　現在面對一個賭徒，不由得讓她想起這段話來。如果這個說法正確，那一定要讓法蘭德司沒有希望，才是令他心服口服唯一的

希望。

　　於是，她用指語對杏娃說：「查一下法蘭德司過去的資料，看看有沒有讓他完全喪失希望的事情。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什麼叫完全喪失希望的事情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就是想得而得不到的人、事、物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見衣紅若無事然，催促道：「過了五分鐘了。」

　　衣紅向他笑笑，說：「不急，慢慢來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查到幾件事，他曾想當官，沒有當成。他輸過錢，遺失過鑽戒，被黑道勒索，寫過幾本書，不暢銷，還有……」
　　衣紅問：「有沒有戀愛史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他有十幾個情人，未婚，但有四個私生子女，沒有長時間的戀愛史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短的呢？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半天算不算？」

　　衣紅大喜說：「就是它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她叫娜塔夏，俄國人，歷史經濟學家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快告訴我細節！」

　　那是在二○一二年，法蘭德司在股票市場上大有斬獲，在一個月內，將兩支多媒體公司的股票炒得上漲了四百倍，淨賺幾十億



美金。

　　其中一家公司又投資了一家未上市的動畫公司，這家公司擁有一種技術，能在一年之內，製作上千部高水準的立體身歷境劇情

片。這種成績相當於二十世紀六○年代，美國電影製片量的總和。
　　股票賺了錢，法蘭德司並不滿意，他看準了當時人人需要娛樂，知道那個動畫公司才是下金蛋的母雞。他並不想擁有該公司，

他只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控制。他跟自己打了一個賭，如果那家公司接納他的建議，他就贏了，便進軍娛樂市場。如果被拒絕了，

他就放自己一個月假，什麼生意都不許做。

　　至於建議什麼呢？法蘭德司要當場決定，這也要賭一賭。

　　當時該公司正在攝製一系列有關俄國羅曼諾夫王朝的故事，計劃在一個月內，拍攝一百集。法蘭德司靈機一動，他看到另一個

商機，二○一七年就是俄國革命一百週年，用這套影集做賣點，一定有數百億美金的市場。
　　他相信十億美金就可以成交，卻由一億元開始叫價。公司負責人亨利黃是個書獃子，聽了價錢並不激動，一直加到十五億了，

他還是低頭說「不」。

　　法蘭德司勢在必得，他已經看中這塊娛樂市場的大餅，他甚至決定要把這家公司買下來。想想看，一個月就有上百億的生意，

遠比炒股票賺得快。再加上週邊的紀念品、飾物、商標等等，進一步還可以走向傳播業、通訊業、網絡業，壟斷一切！

　　他開價到二十億，亨利黃的小眼睛亮了一下，搓著雙手，仍然說：「我說過，不是價錢的問題。」

　　「天下沒有什麼不是價錢的問題，二十五億！」法蘭德司感覺自己要去渡假了，這筆旅費還真高！

　　「何必呢？二十五億不是小數目，你未必賺得回來！」

　　「你說，賣不賣？」

　　「我說過，真的不是價錢的問題。」

　　「三十億！」

　　亨利黃幾乎要昏過去了，但他還是咬緊牙關搖搖頭。法蘭德司喉嚨裡喊著五十億，雖然那只是個數字，卻是他全部財產的四分

之一！他已賭紅了眼，一百億他也要賭！傾家蕩產在所不惜！

　　「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，我投降了！」亨利黃喊道。

　　「三十億？說定了！」法蘭德司爽然若失，還沒到一百億的邊緣，張力不夠。

　　「不是！我不賣！」

　　張力一下子又回升了，顯然價碼不夠力道！

　　法蘭德司站起來，說：「五十億！」

　　「天哪！」亨利黃絕望地叫著，他也站了起來，痛苦地說：「我沒有權利賣！」

　　「沒有權利？」法蘭德司不懂。

　　「我已經把它賣掉了！」

　　「賣掉了？多少錢？」

　　「一千萬！」難怪亨利黃那副表情，他後悔了！

　　「奇怪！你可以出高價再買回來呀！」

　　「不可以，這是信用問題。」

　　「一千美金該講信用，三十億就與信用不相干了。」

　　「還有感情的問題。」

　　「三十億可以買三十打感情！」

　　「謝謝你的好意，還有我私人的問題！」

　　「你怎麼這麼多問題？乾脆你把公司賣給我好了！」

　　「公司更不能賣，那是我的理想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承認失敗了，賭徒永遠不知道何時應該認輸，但絕對清楚自己不甘雌伏。他開始計劃渡假的時間和地點，這個假期將

是苦澀不堪。他只好換個賭注，這一個月的假期，究竟自己熬不熬得過去。

　　「告訴你吧！」亨利黃只好吐實了：「這套影集的價值我當然清楚，十億是很理想的價碼。如果我要做生意，當初不可能賣一

千萬。」

　　「你是賣了一千萬呀！」

　　「這裡面有個故事，好萊塢拍過一部電影『真假公主』，你知道吧？」

　　「知道，是本小說改編的。」

　　「我遇到了這個故事的續集，娜塔夏說她就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後裔。這並不重要，可是她卻是我們能找到的專家中，最稱職的

一位了。」

　　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　　「抱歉，我有點神智不清了。」

　　「沒關係，你慢慢說，反正我就要去旅行了，時間多得很。」

　　「在我們的計劃中，是每個月推出一套各國歷史性的影集，這次輪到俄國。我們的製作方式，是先要找到學者專家，準備各種

文獻資料，再請會說故事的人分別撰寫動人的內容，這些前置作業往往在一兩年前就要動工。」

　　「你們不是一個月就可以拍一百部嗎？」

　　「那只是動畫攝製部分，並不包括前期製作。總之，娜塔夏對俄國宮廷史，簡直是如數家珍。聽她談起沙皇尼可拉二世悲慘的

遭遇，公司裡人人動容。就為了她，我們改變計劃，專門為她拍攝一部羅曼諾夫王朝的故事。」

　　「我懂了，你只收她一千萬？」

　　「也不是，她沒有錢，我們決定把影集先給她，賺了錢她再付我們一千萬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？能不能把她介紹給我？」法蘭德司的假期很短，他認為這還不算輸，畢竟還不到圖窮匕現，他拍拍亨利黃的肩膀，

說：「當然，我們還有很多生意可以做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一見到娜塔夏，他就決定開價兩千萬。面前這個纖弱瘦小的女人，如果擺到舞台上讓聚光燈一照，可能就化為蒸氣

了。那種感覺是輕飄飄的、軟綿綿的、虛虛無無的，難怪亨利黃付出了慘重的同情代價。

　　問題不那麼簡單，當法蘭德司侃侃談及他野心勃勃的計劃時，她安安靜靜的聽著。等他一提到生意時，娜塔夏只一句話就擋回

去了：「請不要跟我提錢！這是我的身家性命，我就是為了這部片子而生存的。」

　　「我能讓妳生存得有尊嚴！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，你再多的錢，也買不到先皇腳邊的一塊磚。」娜塔夏眼中泛著光輝，那不是人世間的金銀財寶、功名利祿所能掩蓋

的。

　　「可是，妳總需要發行、經營吧！一套片子，不是妳一個人能夠處理的。」



　　「當然，先生您不必費心，先朝的亡臣後裔，不下數十萬之眾，各行各業都有。他們早就組織好了，我只負責製作，其他的都

不必過問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發覺他只能渡假去了，也好，賭輸了也不是壞事。他平日在金錢堆裡打滾，所見所聞早讓他乏味噁心。他從來沒有想

到，一個人腦袋裡裝得下的金銀財寶，遠比他帳簿上進進出出的價值還要高。因為談起珠寶，娜塔夏比他在行太多了；談起經濟，

娜塔夏可以從工業革命說起，所有的經濟理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，無不頭頭是道。再要談到音樂、藝術、文化，她流露出來的，是

天上的仙曲，是人世的絕響。

　　她娓娓道來，一種無可比擬的氣質與風度，在空氣中散發出幽蘭的清香。她的聲音有如枝頭的黃鶯，她的態度便是春日的和

風。她輕輕一笑，法蘭德司的心就跳到胸口，她靜靜的沉思，煥發出一道聖潔的光輝，貫通宇宙。

　　她還是瘦瘦小小的，但是法蘭德司覺得自己更渺小了。他忘了自己是誰，忘了此行的目的，唯一沒有忘懷的，是他那賭徒的本

性。他要賭一下，她會愛上自己，其實，還沒有開賭，賭注已經投下了，那就是他全部的感情，這時已經收不回來了。

　　他想邀她去渡假，費盡了口舌，她始終搖頭說不。只可惜她的「不」說得太含蓄、太優雅了，讓法蘭德司覺得希望無窮，更難

割捨。他巧妙地把時間縮短了，一個星期是沒有指望了，三天呢？一天可不可以？

　　連半天都不可以，法蘭德司失望至極，歎了口氣，說：「人生短暫，妳從早到晚，工作之外還是工作，豈不是虛度人生了？」

　　娜塔夏笑了，說：「這要看是什麼工作，只要能照亮別人的生命，也值得了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問：「那妳自己的生命呢？」

　　娜塔夏說：「我的生命就像曇花一樣，不是很美嗎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福至心靈，問：「妳想不想看曇花？」

　　娜塔夏說：「曇花一現即逝，哪能想看就看得到？」

　　「我說看得到，保證沒問題。」法蘭德司信心滿滿。

　　娜塔夏笑得很甜：「我對虛擬的沒有興趣。」

　　「當然是真的，由發苞到收蕊，全程一個多小時。」

　　娜塔夏眼中露出欣羨的光芒：「隨時可以看到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得意地說：「我有個朋友專養曇花，現在就有。」

　　娜塔夏說：「真的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知道可以收線了：「妳有興趣的話，我可以陪妳去。」

　　那位朋友的曇花是用溫度和光照特別培養的，花大而肥，從開花到凋謝都能精確地控制。因為法蘭德司的關係，他們獨享一個

小小的花園。柔和的燈光，幽雅的音樂，法蘭德司撒下了情網，也付出了心靈的純真。

　　那一兩個小時的細節杏娃不甚了了，總之，法蘭德司這段感情也是曇花一現。自後，他再也沒有找過娜塔夏，他沒有結婚，有

數不清的情婦。同時，他不再介入動畫事業，反倒開始大量收集文物珠寶，尤其是與俄國沙皇有關的，最後成為知名的收藏家。

　　衣紅一直閉目聆聽，一聽完，她就擬好了戰略，對杏娃說：「你總懂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吧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懂，我只能算是第十二個懂的人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時間是主觀的，你能將法蘭德司的時間延長吧？」

　　「可以，在運動中時間會變慢，我會加快他的思想速度。」

　　「對了，越快越好。」

　　「妳是說現在開始，一直拖到一個小時以後？」

　　「不，那是欺騙，我們要讓他心服口服，所以在他需要的時候才開始。」

　　杏娃不解：「需要的時候？」

　　衣紅解釋道：「妳要知道，釣客最大的樂趣，只在魚兒咬住釣餌的那一剎。」

　　杏娃還是不解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就是一種賭性，因為不知道魚兒會不會逃脫。」

　　「逃脫了也沒關係，買一條就是。」

　　「賭性就是賭那一剎，我要你把那一剎延長。」

　　「我懂了，讓他停留在那個時間的邊緣上。」

　　「對了，那一剎正是他所追求的。」

　　「追求什麼呢？有什麼那樣重要？」

　　「這與重要不重要不相干，賭徒就是為了一口氣拼命的。」

　　「那多傻！」

　　「妳不是要瞭解人性嗎？不要先作主觀評斷！」

　　杏娃改口說：「拼得好！拼得好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要放餌了，注意，將他的主觀時間完全凍結！我一握拳，就讓他過去，鬆手時，就讓他醒來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準備好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通知文哥，到法蘭德司心服口服時，就過來做證。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好！」

　　衣紅睜開眼睛，做了一個深呼吸，說：「法蘭德司，我知道是什麼了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見衣紅一直沒有動靜，憑著賭徒的直覺，他知道對方不是弱手，就像釣魚的浮標，在水面一動都不動的當兒，經常是

最緊要的關頭。

　　他仔細觀察獵物，人雖然端坐著，右手手指卻不停的抖動。那表示她全神貫注，正在策劃什麼。這個厲害的角色，居然能在這

種關頭潛思默想，一點聲色都不露。所幸自己是此道高手，就這麼一點手指的動作，已洩漏了天機。

　　憑她怎麼可能猜到呢？不論答案是什麼，自己都握有否決權。不過，她會猜什麼呢？總要賭一下吧！萬一她猜羅曼諾夫王朝那

些器物呢？不是別的，光以面積比來說，誰看不出它的重要性？好，就賭一下，看她猜不猜得到！就算猜到自己也不會承認！再如

果連這點邊都摸不著，當然自己更理直氣壯了。

　　當衣紅一睜眼，法蘭德司心想，時機到了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知道，絕對不是那幾張貝葉經卷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笑了：「沒關係，可以用這種窮舉法。不過，我好心警告妳，我這裡的文物有四萬種，兩百六十多萬件。」

　　「所以你要我在大海裡撈針。」

　　「是妳自己願意應戰的。」

　　「我也是個賭徒。」

　　「妳贏過什麼？」



　　「真正的賭徒，是每賭必輸的。」

　　「妳說的是絕大多數的賭客，不是真正的賭徒。」

　　「不輸還有什麼好賭的呢？」

　　「不贏又能賭什麼？」

　　「賭命呀！那才是真正的賭注！」

　　他不知道衣紅在搞什麼鬼，難道還要另開賭局，賭一賭生死？但是看她一副賭性堅強的模樣，他提醒道：「現在是十六點五十

五分，還有四十分鐘。妳要是知道就快點說，時間不多了。」

　　衣紅要法蘭德司分散注意力的策略成功了，魚兒還沒有咬餌，他已經急著收線了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四十分鐘？曇花快謝了吧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心中一動，這是碰巧嗎？她怎麼知道曇花？

　　釣魚的人都知道，浮標一動就是時機。這時釣竿一定要放鬆，靜待魚兒上鉤，在水面下，魚兒也在觀察，猶豫難定。這一剎正

是獵者與被獵者之間最微妙的互動時刻，獵者如收竿過早，被獵者將見影而逃！再若晚了一秒，魚兒飽餐之餘，除了優游不迫地嘲

笑釣客一番外，說不定還要在釣竿上撒泡尿哩！

　　法蘭德司屏住呼吸，慢慢地說：「嗄？妳也見過曇花？」

　　衣紅開始收線，說：「曇花甫現，比翼雙飛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呼吸急促了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快看……」她見法蘭德司眼睛一張，立刻收掌握拳。
　　法蘭德司整個人突然僵坐不動，好像停頓在某一個時空中。

　　過了一會，衣紅把拳頭放鬆。法蘭德司剛要眨眼，她立刻用力收線，說：「你說！我猜對了沒有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好像正在期待什麼，見到衣紅，百般不耐，忿忿地說：「等一下再說，我現在有要緊的事！」

　　釣客和魚易位了，本來法蘭德司主掌釣竿，現在反而換衣紅坐在岸邊。連池水都在她掌控中，大魚已經上鉤了。

　　衣紅忙一握拳，法蘭德司又被封凍在時間中。

　　如此這般，每次衣紅把線收緊一點，法蘭德司就更顯焦躁。這樣反覆了幾次，他終於發怒了：「死丫頭！妳識相一點！我正

在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在打賭呀！你是裁判，告訴我對了沒有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想起打賭的事，但另一個賭局事關緊要，他吼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還要等多久？只剩十分鐘了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大喊：「住口！」

　　衣紅又曲拳，這次等到剩下二三分鐘了，她才鬆開手掌，說：「法蘭德司，快告訴我！我猜對了沒有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已經忍耐到極限了，大聲斥道：「妳急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急什麼？你忘了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怒道：「我現在有重要的事！不能耽擱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只要告訴我，我猜對了沒有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吼道：「不要打岔！等一會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已經等了一個鐘頭了，你再不回答，我就不放你走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浸淫意識控制多年，聞言驀地驚醒，問：「妳不放我走？」

　　衣紅驚覺自己失言了，只好改口說：「時間快到了！回答我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低頭看錶，果然已經十七點三十三分多了，他不禁奇怪，怎麼一邊時間過得特別慢，一邊又過得如此快。在他的記憶

中，衣紅的確已催促多次，但是自己的另一件事正在緊要關頭，當年已經錯過一次，再錯失良機，這輩子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

了。

　　法蘭德司心急如火，跟衣紅打賭算什麼呢？時間到了，她還沒猜到，如此而已，她是不可能猜到的。可是另外一件事正等著

他，那是他永生未圓、夢寐以求的良機。現在正是成敗關頭，不能再耽誤了，他急著要回去。

　　「時間到了也沒轍！」如果她真死纏爛打倒也麻煩。可是她說不放自己走呀！難道她控制了自己的意識？

　　衣紅說：「沒轍？我告訴你，現在你是度日如年，不相信你看錶吧！」說時，她又捏緊拳頭。

　　法蘭德司看看錶，再看看四周，這才發覺一切都是靜止的。他腦筋飛快轉動，前半生歷歷在目，但時間好像沒有變化。他不能

離開這裡，而瓊花怒放，遲早就要零落。娜塔夏說過，曇花謝時，她就要走了，唯一能留住她的，就是把時間停在永恒的這一剎。

　　現在，時間停下來了，這不正是自己所期望的嗎？不！因為他的思緒運作如飛，眼下的事物卻如同封凍的標本，說靜止卻又不

是，一切慢得出奇。連自己伸出手去，想摸摸娜塔夏的纖纖玉手，都幾乎要耗上一輩子！

　　法蘭德司心急如焚，近在眼前的大好良機，卻像遠在天邊遙不可及。他記得還有場賭賽，可是他搜盡枯腸，人生還有更比眼前

重要的事情嗎？就像一個海釣客，在驚濤駭浪中奮鬥了幾個小時，魚線被拽得緊緊的，他已精疲力竭，但是，能放手嗎？

　　他掙扎著，但是時間主宰了一切，他的心念超過了光速，但是空間只限於原子的軌道！難怪！原子分解的鉅大能量，正是法蘭

德司當前的束縛！

　　衣紅放鬆拳頭說：「時間在我掌握之中，我可以還給你，只要你認輸！」

　　不認輸行嗎？法蘭德司剛說「不」，衣紅便收緊拳頭。

　　生命中的點點滴滴，一遍又一遍的迴轉，真是浮生若夢，有什麼好爭的？賭不過就賭一口氣，如今這口氣被無限延長，剖析分

解得清清楚楚，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　　衣紅再放鬆拳頭，問：「還不服氣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長歎一聲，說：「我服了，放我回去吧，曇花大概已經謝了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心服還是口服？」

　　法蘭德司說：「心服口服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放心，曇花還沒有開哩！」

　　文祥立刻接口說：「恭喜堡主，這些都是當局的計謀，只要你心服口服，這些珍寶文物仍舊歸你保管，當局還任命你為東南西

北四宮博物館館主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卻說：「等一下，我把事情辦完再說。」

　　「急什麼？那邊的時間早就停止了！」

　　「時間停止了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「當然可能，只要你看得懂這卷貝葉經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



　　「經上說『人生如夢幻泡影』，真要做，隨時可得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若有所悟地說：「正是，只是這夢也難醒。」

　　「這些寶貝多虧有你保護，否則今天也不知流落到何方了。」

　　「可是冬宮已經炸毀了呀！」

　　「你看清楚吧！眼前這些寶貝都是複製品，你的四宮無一例外。原品已經被當局沒收歸庫，留下這些只為滿足你的虛榮心而

已。」

　　法蘭德司猶自不信：「複製？我是考證專家，沒那麼好騙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局是用分子工程，連碳原子衰減當量都一個不差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這才恍然大悟，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早說？我這才真正的心服口服了！」

　　衣紅笑道：「別說瞎話！沒有一條上鉤的魚是心服口服的！別再錯過了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又惶惑了：「你是說……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是說現在重新開始，曇花正等著你呢！快去吧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不能不佩服這位小姑娘：「只是…妳怎麼知道曇花的？」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至於曇花，每一個人心底，總有那麼一朵吧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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